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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花田北侧参差的河岸西行，有条
比拴牛绳粗不了多少的小径。两边野草
你吃一点，我抢一点，有时候路就被草吃
没了。若隐若现的小径把人带离河岸，带
向左花田、右野林的更广阔区间。

清早，野草挂满露珠蛋蛋，走不多久，
鞋子裤脚就湿了。再走，鞋头便拖上厚厚
一层泥板儿。荒径行走的好处是在不经
意间能碰到山鸡、野兔子、蚂蚱这样的野
物。有一回，我脑袋开着小差，与一只山
鸡碰了个对面，我吓了一跳，估计山鸡也
吓了一跳。我下意识往后蹦，山鸡一奓翅
忒楞钻到药材田里。当我回过神儿，意识
到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山鸡，该仔细观察
一番时，山鸡早跑得没有踪影，只有华丽
的尾巴在虚空里闪动。那应该是一只雄
山鸡。野兔子更快，明明你看到它在一箭
开外一蹦一蹦的，很是悠闲，眼睛一眨，视
野里早已空空然。野兔子皮色土黄，跟滹
沱河两岸的黄沙土一个色调。土黄，是天
然的伪装，是保护色。

在荒径尽头的林边，我有幸见识过一
个雉鸡家庭。有着漂亮鸡冠和彩色长尾

裙的雄鸡，和麻褐色花翎的雌鸡，带着它
们的一儿两女正在悠闲啄食。啄食的声
音很响，一定是一顿美餐。说起来，雉鸡
的食物并不丰盛，不外乎虫子和草籽，以
及鲜嫩的草尖。为了喂饱肚子，一天不知
道要跑多少路，刨啄多少泥土。野林子不
打农药，虫子恣肆繁衍，确实是野物们觅
食的良地。即使在野林子里，雉鸡依然很
警醒，远远听见人声，也许仅仅闻到异类
的气息，瞬间没入野林深处。据说，雉鸡
非常惧怕夜晚突然而来的灯光。偷猎者
专门携带大手电筒，趁夜用弹弓射杀。我
在集市上见过鸡毛掸子，说是雉鸡翎子做
的。果然，每一根毛皆鲜亮，有韧劲，像雄
雉鸡的翎羽。暗暗合十，为那些毫无攻击
力的野物祈祷。

那时候，这段滹沱河还是野河、枯
河。偷采河沙兼自然冲刷的缘故，河槽有
的地方窄而浅，有的地方却很深，形成天
然的大水塘。三三两两的人，把车停在花
田边，带着鱼竿到水塘钓鱼。伏天大雨
后，塘里的水便积得很满。斑嘴鸭、小白
鹭、绿头鸭，都在塘里游戏吃鱼。没有上

游补给，水聚得快，干得也快。这样的雨
水塘，只要连续晴上十天二十天，满塘的
水就蒸发得剩下一个底儿了。蒸发留在
塘边的痕迹，形成天然的纹路，一层一层
雕塑出很有意味的几何图形。有水，塘里
就有鱼，清一色的银鱼。钓鱼的人说，银
鱼对水质的要求很高。河床上无人打扰
的水塘，竟是银鱼的好水体。

北岸更野，开阔沙滩上常有人放风
筝，有人玩越野车。无人行走的地方，生
长各种野草，最多的是野苋菜，也有小根
蒜、马齿苋、拉拉草、苍耳棵和蒺藜。穿过
沙滩到河槽的流沙中漫步，对体力是极大
的考验。野苋菜嫩叶可采食，秋后穗头却
长满芒刺，苍耳、蒺藜更是满身披挂，人在
里头走一趟，鞋子和裤子上挂满芒刺，半
天工夫也摘不净。越过野苋菜和苍耳的
迷阵，到河槽去看流沙五花八门的形态、
层次，去高低错落的沙岗间穿行，曾是我
非常乐意的游戏。

云龙大桥像是一座界桥，分割了桥西的
野河和桥东的生态修复一期景观带。高架
桥下的漫水路，则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一期景观带的河水是从哪里来的
呢？倒是有南水北调工程在这里与滹沱
河十字交叉，管道大约是从河底通过。但
南水北调的水，可以补给滹沱河吗？应该
不会。另一种可能，是由黄壁庄水库经滹
沱河支流太平河（汊河）来补水。太平河
在体育大街子龙桥附近与滹沱河汇流，是
不是可以通过人工坝实现逆向补水呢？
第三种情况，黄壁庄水库在滹沱河主槽架
设暗道补水。终究没有机会向权威者求
证，猜测只能停留在猜测。一条断流河，
中间隔着四十多公里干涸的河道，到生态
修复区河段却是碧波荡漾、杂花生岸。这
件事，始终是个谜。

两年前，三期生态修复工程也完成大
半。西湖草海、邵同烟波，这些画在规划
图上的景观，一点一点落到大地上，取代
了参差的荒径、坑塘。白鹭、潜鸭依然是
常客，雉鸡、野兔子则迁移到了左岸大堤
之外大面积的人工林和草海交错的地带。

在如画的风景里漫步，时而听到雉鸡
或野鸭子鸣叫穿过耳际。心中窃喜，修复
工程之后，河流的野性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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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3年前，我的博客里有位西安
小博友，叫若拙，是位品学兼优的活泼
女孩。她读了我的《天虫》，在博文后面
发评论说：“三年级的时候，在学校门口
买了蚕宝宝，这样每天下午就要在校门
口买桑叶了。可是，有一天下午，卖蚕
和桑叶的阿姨没有来，就只好到处去找
桑树，而方圆数里之内，居然一棵桑树
都找不到！第二天，阿姨还是没来，伙
伴们全慌了神。”

这时候，若拙妈妈给出法宝：笋叶。
尽管蚕宝宝不太喜欢吃，却也最终保住
了生命。若拙想起妈妈说的，她小时候
养蚕，是和伙伴们爬树去摘桑叶的，那救
命的粮食取之不尽。而今天的若拙和她
的伙伴们，得到桑叶的唯一方法，就是用
钱去买。说到这些，若拙最大的感慨就
是，“金钱的确不是万能的”啊。

读了若拙写给《天虫》的评论，我读
出这个孩子对上一代人养蚕、爬树之类
童年琐事和趣事的认知，已超越了一代
人、一名小学生的个体蕴涵。可以想见，
这个孩子的发展方向最初被中肯的确
认，以及优点被认可后，获取了最接近天
然的塑造。

对于若拙自己来说，她的成功在于，
恰到好处的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又恰
到好处地与母爱及人生境界相融合。这
种优秀，不再局限于学业成绩甚至课外
特长，而是相对于人生的。

我曾说，有机会告诉若拙我们的童年。后来怕分散若拙的学
习时间，一直没有讲。直到暑假若拙评论《天虫》时，在几行文字里
讲述自己养蚕和妈妈小时候养蚕的事，才觉出一叙童年趣事机缘
的到来。

爬树采桑养蚕之类，是我们那一代人雷同的成长经历。像若
拙妈妈和伙伴们一样，我和伙伴们很容易找到桑树，或者我们想找
见的，关于自然创造的一切。

如果我们想去某某树的海洋，也只消远走几步而已。大规模
地采摘桑叶，也只需坐了渡船横渡大运河，西岸就全是桑树了，有
时候还能吃到桑葚呢。

船是木的，伸手可以捞到苲草，带回家放到金鱼缸里。每天步
行几十公里，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我们收获了桑叶、水草还有没
吃完的桑葚。如果时间足够，伙伴们还可以游泳，捉鱼摸河蚌。

我们的养蚕和我们的成长，几乎不用钱去购买，只要出了家
门，就可以尽情地玩了。像这样的采桑叶，我们每个人只需要一毛
钱的船费。因为那时通常水大，运河的水面是很宽的，不敢像鱼的
样子游到河的对面。不然，船钱也省下了。那时的夏天以及暑假，
是孩子们乐趣最多的时节，没有一个人不像疯狂的猴子，晒得也像
年少的大猩猩。

那些岁月，养蚕以及豢养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动物，是我
们认识和理解生命乃至世界栩栩如生的故事以及教材。如果有机
会，我们可以为若拙及伙伴们重做这些教材，比如，让她们在方圆
数里之内找到桑叶。

其实，过了那个暑假，若拙才是个中学生。此前的几个月，这
位小博友开始访问我的博客。令人惊讶的是，她用坦然而进取的
姿态，轻松驾驭着文字，像大博友一样，为读过的博文写下评论。

从若拙校园漫步似的博海徜徉中，我能发现，她有足够的时间
和空间操纵电脑。很快，也从她的博客中读到，这位品学兼优的小
女孩，也是一位明星级的围棋高手。

她的与众不同，最早是在独立中显现的。若拙的博文，是一个
孩子写的，却不再是小学生作文的样子，尤其她对博友文字的理
解，总显得确切与从容。而且，她善于含蓄地批判，敢于友善地反
驳，又长于旁征与博引，一切都出人意料。

和几位叔叔阿姨博友一样，我们和若拙的互访是惴惴的，不约
而同于赞美中暗示“只要别骄傲自满，就会前途无量”。而若拙，都
用完美的理解与蓬勃的朝气，不动声色地送还一个令人欣慰的答
案。她在回复我的此类赞美时就说：“我会让您成为预言家！”

后来，那些博客与博友都散了。若拙，现在应该读大学了。我
们，正由中年走向老年，因为小博友即当年的孩子，有了这么多美
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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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到郑州市中牟县，竟然不知牟山
是中牟一座“物理”之山。多次道听途说
牟山时，总以为它只是一座“化学”之山。

在天津西开往郑州东的高铁上，每过
白洋淀站，脑海里便开始勾织古黄河与太
行山的关系网。大禹时代，黄河就是在中
牟转了个弯，沿太行东麓，一路与发源太
行山脉的诸多河流交汇后在天津流入渤
海的。车窗掠过华北大平原上文化遗迹
的幻觉，一直被正在快速成长的高楼大厦
所替代。高铁犹如奔驰在古黄河里的一
条大船，人文、地理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编
织着一路的纠结。

塔吊，是一种拔起的图案，我一直这
样认为。可是，中牟却颠覆了我这个认
知。因为中牟总是不留任何痕迹地就有
一湖水，一片绿。就连中牟的塔吊也是倒
映在水中，以至中牟的楼房都是从水中长
出的图案。

每次到中牟都会有不同的风景，我也
就只能做一个摸象的盲人，始终看不到一
个完整的中牟。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农耕文化博物馆、箜篌表演、官渡
寺、牟山湿地公园，在我的眼中都是全新

的。特别是牟山湿地公园，几乎颠覆了我
对中牟的记忆。

牟山，在中牟县城北。史料记载，东
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曹操和袁
绍在此官渡之战时，防御工事的遗存，被
称为“牟山”，这个名字被一直沿袭了下
来。明朝正德十年的《中牟县志·山川》中
说：“牟山，在县治北五里，高十余丈，延数
十里，上建牟山庙，县之得名于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牟山被黄河水冲
毁了一半。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
奉蒋介石之命决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
堤，试图以黄河水阻挡日本侵略者。仅
两天时间，黄河水就吞没了大半个中牟
县，牟山也无法幸免于难。1940年夏，洪
水将牟山又冲刷一遍。1941 年秋，洪峰
再起，牟山很快被洪水冲垮。为战争，曹
操和袁绍堆起了牟山；也是为战争，牟山
又被荡为平地。

而今，中牟又崛起一座新牟山。先是
在湖中看到它的倒影，抬眼望，很自然的
一座山就在面前。难道又有一场官渡之
战？导游介绍，牟山是用中牟的建筑垃圾
堆进来的。既消解了建筑垃圾的污染，又

造就了一个美丽的公园。牟山封藏了一
个旧中牟，湖水似乎吐纳了一个新中牟。

登上牟山顶，目之所及不是中牟的全
景。可我头脑却摸到了“大象”的全部。
倒映在视网膜上的七个中牟叠加在一
起。中牟的两条主动脉，黄河生态带与贾
鲁河生态景观带；七经八脉，七里河、远粮
河等八河；五脏六腑，绿博湖、雁鸣湖、鹭
鸣湖、圃田泽等十个湖泊；穴位肌肉，方特
欢乐世界、绿博园、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官渡黄河大桥等，共同组成了一个貌
比潘安的中原巨人。

在去中牟之前，在泰山以东的平原
县，我对山有了新的认知。那次去平原是
我的一个错误，我在百度上搜到了几张美
丽的图片，文昌阁、千佛塔、龙门石刻、龙
门楼等，便召集几个朋友前去。百度导航
到达后，却是一片玉米地，不远处的村庄
有一个建于公元2016年的房子，大家非常
失望。又百度到文昌阁，过一座红砖小桥
时，问田地里的农民，这是条什么河？反
正有个马，问了好几遍，也没听清楚是马
什么河。过了小桥，是平原县第二中学，
现为中心小学，紧闭大门，望向校园，有一

阁楼。经确认，为文昌阁。
吃饭时，查出桥下的河竟为大名鼎鼎

的马颊河，九河之一。又找到一个琵琶
湾。大家还没在失望里走出来，不想去，
我说，来也来了，不如去看看。结果有了
重大发现，龙门楼虽是新建在琵琶湾畔，
但上面那个龙门石刻，还是明朝的。其
实，这个湾说成湖更合适，因为很大。琵
琶湾另一侧有一楼，是文昌阁的复制品。
我在想，黄山、泰山、庐山等，所有我去过
的山，准确地说，是爬到山顶的山。在山
顶上，你如果不远望，是感觉不到自己在
山上的。旁边只有几块零落的石头。从
这个意义上讲，平原县，就是一个山顶，一
个平原县历史的山顶。

遥想当年，文昌阁在滔滔的马颊河畔
巍然耸立。因为形状如琵琶，马颊河两岸
的众湖湾里便有了现在存在的琵琶湾。
千佛塔其实像南皮石金刚一样，是大寺院
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二十里铺、三十里
铺的地名，足可以见证平原县当年的繁
华，如今却成了山顶上的那几块石头。

沧海桑田中，牟山与中牟浑为一体，
我分明看到了牟山的巍峨。

牟 山牟 山 传 奇传 奇
高海涛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在辽东半岛北部，在北纬 41°的地

方，群山环抱着千条小溪汇成美丽的大洋
河。大洋河两岸遍布的湿地，是鸟儿的天
堂。一群群鸟儿，流连忘返在青山碧水
中，它们择水草而栖，沿河流而居。你看
那舒展的翅膀，在水面只轻轻地一划，就
盘旋着飞上了天空。

一个月前，我们一行五人来到大
洋河流域的支流哨子河水域，沿湿地
拍摄水鸟。

夕阳落山鸟归林，渔舟向晚篝火红。
看来赶晚不如赶早。第二天早上四点钟，
赶在太阳出来之前，长枪短炮镜头齐全，
只待鸟儿出现。水边的雾出奇得大，看不
清鸟儿是从什么方向飞出来，在头顶清楚
地听到鸟儿划破空气的声音。

向导领着电视台的摄像大哥还有他
的助手和我们碰面。他们驾车一路飞驰，
为了赶在日出前拍摄录制水鸟。摄像大

哥说：“日出时间五点二十分。”果然不差
分毫，一轮红日从山顶冉冉升起。

太阳出来了，雾瞬间就消失了。天
鹅、白鹭、苍鹭、赤麻鸭、野鸭，鸥鸟……更
多不知名的水鸟在沙滩踱步，苇塘潜伏，
浅水中静立……我们戴着大草帽，小心翼
翼把自己伪装成一棵树，一丛芦苇。屏住
呼吸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只有手中的快
门轻轻响起。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可以看
见，远处的一群大白鹭，一边梳理羽毛，一
边相互嬉闹。随着阳光升起，鸟儿纷纷展
开翅膀，在水面上盘旋，慢悠悠地飞着。

飞来似一片雾，飞走似一朵云。
清晨到中午，时间转瞬即逝，如白驹

过隙。时间去哪了？鸟儿飞到哪去了？
整个大洋河流域，遍布水鸟的身影。在哈
达碑河与兴隆五道河交汇处、在哨子河和
大洋河交汇处，河滩芦苇茂密，这里是玉
都岫岩的水源保护地，更是鸟儿的家园。
河水流至小虎岭口子街与雅河水系相汇，
山绕水转，形成倒流河奇观。水鸟在这一

段水域栖息、觅食。一少部分在岸边树林
中过夜，大部分在前营水库段水域树林间
繁殖生息。

春回秋归，鸟儿重复着迁徙之路。排
成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伍，越来越多的鸟
儿在天空呈现Z字形。为生存而飞，飞向
水草肥美的家园。群山、河流、村庄，高远
的天空、广阔的大地。它们是我的战友空
军特级飞行员宁明笔下《看不见的航线》。

为了留住这些可爱的湿地精灵，有
人沿河投放玉米粒、稻谷等食物。而真
正喂养它们的是天空和大地。季节变
换，气温不同，让鸟儿飞翔的次数随之
改变。有一位玉雕大师想到一个办法，
用绝美的岫岩玉，雕琢鸟儿的身姿，于
是有了岫岩玉雕琢的红鹤、白天鹅，这
些绝世无双的艺术品，让我们近距离地
领略和感受到了玉之美。它美的自然、
美的震撼、美的可爱，这些美丽的天使，
让人一眼难忘。

追寻它们的足迹，在大洋河两岸，在

前营水库，黑山水库，罗圈背水库，一声
声鸟啼，落在天空，落在水面，落在大地，
落在苇丛中……这些湿地的精灵，涉水
而渔，寻觅新一天的开始。亮起羽翼，飞
入云中高歌一曲。每一个惬意的动作，
都伴随着自由的鸣唱。更多的时候，不
是看见它们的身形，而是听见它们的歌
喉。一片美丽的羽毛，是天空和大地之
间的音符。长着翅膀的天使，往返抵达
于天上人间。

多年前，著名作家铁凝刊登在《北京
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咳嗽天鹅》，读后让
我难忘。小说叙述：掉队的天鹅被人捕
获，以致被卖掉吃肉，失去水的润泽，失去
同伴，变成焦虑的咳嗽天鹅。

只有生态环保，自然才能和谐。大洋
河湿地，我一次次走近你，倾听你的云水
谣。你看，那一群雏鸟，笨拙的身影努力
着，完成一次次起飞的动作。飞出鸟巢，
飞向天空，飞向远方。

朋友，欢迎你来大洋河湿地听鸟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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